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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元青花四件一组套盒”可
以算是上海博物馆的网红展品
了，青年报记者曾在多个展览
中见过其尊容。不过最近在上
博东馆探访时，发现此物又变
了，原先“可识别修复”的留白
处绘上了青花图案。这样，远
看浑然一体，近看则仍能洞察
修复的痕迹。

可以说，修复这“元青花套
盒”的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古
陶瓷修复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蕴的技
法确实已臻化境。她在陶瓷“美
术陈列修复”和“可识别修复”之
间自如跳转，既呈现了上博古陶
瓷修复的传统，彰显了一个美术
家出身的修复师的至高水准，也
顺应了《威尼斯宪章》代表的所
谓“国际修复原则”。

杨蕴告诉记者，对“元青花
四件一组套盒”的修复，初期就
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作为一
件传世之物，此青花套盒之所
以在库房深藏多年，就是因为
上博对这件器物的旧修是不满
意的。旧修相当粗糙，对碎片

粘合随性，所用的粘合材料也
比较过时。

杨蕴对这些“不当修复”进
行了纠正。这场修复始于2011
年。她首先对套盒进行拆洗，结
果发现此盒破碎严重，碎片竟有
上百片之多。她用了惊人的耐
心对这些碎片进行重新粘接、补
缺、打磨，采取了最小干预的“可
识别修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胎釉的原真性。

这场持续至今十几年的修
复，每次都能给观众很多惊
喜。青年报记者几年前在一次
展览中初次与这件元青花相遇
时，器物上还有一块块“翻模塑
形”用以填补瓷器残缺部分所留
下的空白，一看就是修复过的，
堪称“可识别修复”的范本。但
是现在再在上博东馆展厅里看，
这件“元青花套盒”竟又发生了
变化。在那些留白上，杨蕴已
经用“颜色肌理模仿”等手段，
画上了与原器物形制相似、颜色
相近的图案。这样做的好处是，
这样既确保了修复可识别，又呈
现了那份元青花固有的高级的

审美。这便是将“可识别
修复”和“美术陈列修
复”融合运用的有益
尝试。

当然，这应该
还不是这件元青花
最后的结局。修复
还会继续，一旦有
了更优质的材料和
更先进的技术，修
复就会不断推进，
日臻完善。不过这
确实已经堪称杨蕴

至今36年古陶瓷修复
生涯的代表作。

文物修复没有标准答案
杨蕴：一位古陶瓷修复师的“理性的光辉”

自去年推出“海派工艺大师”第一季，引起读者高度关注之后，今天青年报再推“海派工艺大师”第二季。
这次我们独家专访的6位新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都是自己所在领域的翘楚，对非遗

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称他们为“大师”并不为过。
“海派工艺大师”系列报道是开放式的。未来会有更多的顶级工匠进入这个系列。他们会不断地向我们讲述古老非遗与时

俱进的故事。

在杨蕴眼里，作为潮流
的古陶瓷“可识别修复”未
必就一定代表着先进。一
件器物怎么修复，还是要
根据其真实状况来定，无论

是时髦的“可识别修复”，还
是传统的“美术陈列修复”，只要

合理，就是正确，所谓“一物一方案”。文物修复师
其实也是一个哲人，其观察、思索与判断都是极其
严谨而不僵化的，讲究辩证，又充满了理性的光
辉。最近，青年报记者走进了这位上海博物馆研
究馆员、古陶瓷修复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的世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应该说，杨蕴这一代修复师

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很是鲜明，他

们总是盯着最前沿的科技，想着

如何为己所用。3D打印技术的

火爆也不过就是近十年的事，杨

蕴已经在自己的文物修复中多

次成功运用这项技术。

2016 年杨蕴运用 3D 打印

技术成功修复了出土自上海青

龙镇遗址的一只“北宋越窑青

釉执壶”。该执壶出土时壶把

和壶嘴缺失。过去这类修复，

大多是靠修复师的“塑瓷”技艺

来进行弥补，每个人对文物的

理解不一样，修复效果迥异。

这次杨蕴从同类型完整瓷器直

接获得数据进行补缺，再进行

3D 打印，将现代科技与传统非

遗技艺的颜色肌理模仿相结合

完成修复。此次实践也被认为

是中国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一大

进步。

杨蕴现在的三个徒弟张力

程、岑岭和徐思琦，也是上博古

陶瓷修复的第五代传人。在杨

蕴看来，青年一代最大的优势还

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科技感”。

他们对一件文物进行高科技检

测，获取更详尽的本体信息，再

绘制器物病害图，进而制定方

案，实施修复等这一系列过程相

当熟悉，运用自如。这也是让杨

蕴颇为欣慰的。

“对于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不

懈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杨蕴对

青年报记者说，“只有时常保持

敏锐，才可能在这个领域不断取

得突破。”

青年一代传承人
与生俱来“科技感”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杨蕴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靠着对世界
前沿科技的了解，靠着自己的领
悟力和实践力而实现的。

1989年杨蕴从上海工艺美
术学校毕业后入职上博。起先做
的是青铜器的修复，后因青铜器
太重，女生搬不太动，而转向相对
轻巧的古陶瓷的修复领域。杨
蕴的师父蒋道银是上博古陶瓷
修复的第三代传人，也是当时全
国瓷器修复领域的名家，曾以开
创“瓷配瓷”修复技艺而闻名。

杨蕴告诉青年报记者，早前
中国瓷器的主流修复技艺还是

“锔瓷”。锔瓷就要打锔钉，等于
是给瓷器造成了二次损害。上
海开埠很早，修复师可以接触到

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修复材料，比
如环氧树脂，修复师便开始尝试
用这些先进材料对残破的瓷器
进行粘合（粘接工艺大幅度减少
了对瓷器的二次损害），并通过
高超的绘画技法，对修复处进行
补画填色。这也就是“美术陈列
修复”，民间俗称“无痕修复”。
当时的技艺精绝者，完全可以做
到让人看不出修复痕迹，真正达
到“无痕”的境界。可以说，“美
术陈列修复”是上海古陶瓷修复
的传统。而上博古陶瓷修复技
艺的前三代传人，也基本上都在
这个领域耕耘。

这个情况直到杨蕴这一代
修复师发生了变化。他们必须
面对世界新潮流的涌动。

近几十年中，所谓“可识别
修复”成为新的世界潮流。文物
修复的“最小干预”和“可逆性”
俨然成为了一种世界共识。

其实对于在深厚“美术陈列
修复”氛围成长起来的杨蕴这一
代修复师来说，从“美术陈列修
复”到“可识别修复”，与其说是
一种技术上的转变，不如说是一
种观念上的变化。过去以“修复
得看不出来”为最高目标，而现
在有时却需要有意将“无痕”变
为“可识别”。

“可识别修复”这些年在中
国的文物修复界也是相当流行，
在一些修复师眼里，“可识别修
复”是一种比“美术陈列修复”更
先进的技法。但是杨蕴却不这
么看。“我们应该还是根据具体
情况来定，要一件文物一个修复

方案。”
“一件文物一个方案”在杨

蕴心里是有标准的。就拿杨蕴
2016年修复的一只“清康熙五彩
花觚”来说，原物器形完整，纹饰
精美，只是花觚中间接胎处有裂
缝，旧修已经老化泛黄变色，严
重影响美观。“我当时的考虑是，
这个破损面积很小，不到整个器
物面积的5%，所以用‘美术陈列
修复’更为合适。”

而这一方法如果放在文章
开头所提到的那只“元青花四件
一组套盒”身上显然就不太合适
了，因为套盒破损很严重，几乎
是四分五裂，如果硬要“美术陈
列修复”，势必会覆盖瓷器原本
的胎和釉，掩盖了文物众多的本
体信息。所以最终杨蕴还是选
择了“可识别修复”的路径。

在多种修复方式之间自如跳转

“最小干预”和“可逆性”

勇于面对世界潮流的涌动

杨蕴在修复古陶瓷。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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